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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   泥泞的街道

            ”玫瑰号“ 违约卸货一案撤消审判的消息，就像一个全家都已准备好做后事的垂

死病人，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那么意外和振奋人心。严格地说，是振奋仪和洋行里，特别

是“玫瑰号”上的人心。船上举办丰盛的庆宴，有白兰地，朗姆，威士忌，啤酒，和香槟，

有牛肉，火腿，鸡肉，面包，和西瓜。。。在一阵阵的欢呼声中，沃尔夫船长向全体船员

颁发双饷，并告诉大家，还要多放几天假，因为要等待江海关将货物发还“玫瑰号”。

          爱尔兰水手艾伦没有加入船上的豪饮，却拿着双饷下了船。艾伦是一个二十多岁的

青年，典型的水手身材，骨胳强壮，四肢粗大，毛发欣旺，眼珠深陷在眼眶里炯炯有神，

牙齿结实，像一头布尔犬，肤色天生黯黑，加上成年累月的日晒，抹上了一层酱红。他穿

着刚换的海魂衫，白帆布裤，戴着花手帕结成的头巾，沿外滩向苏州河北岸走去。

         连接苏州河南北两岸的是一条宽约21尺，长约400尺的大木桥。这条桥是5年前，一

个仪和洋行的高级职员叫威利斯的英国人，在上海的洋人中集资12000美元(2470英镑）建个仪和洋行的高级职员叫威利斯的英国人，在上海的洋人中集资12000美元(2470英镑）建

成的，所以叫作威利斯桥。桥有两段活动的桥板组成，船只经过时，桥板从两边起吊，让

船通过。人车过桥时需付过桥费，因而给建桥人带来丰富的收入。

          艾伦走近威利斯桥的南端时，西北天空中卷起乌云，一场上海夏天下午的雷暴雨正

在孕育中。艾伦赶紧加快步伐，到达威利斯桥的南端时，猛烈的凉风从苏州河北岸迎面刮

来，天色顿时变得昏暗，铁灰的河水在风压下，像煮沸一样上下扑腾着停靠在河岸两边的

乌篷船只。不巧的是，一艘蒸汽船刚好驶来，桥上的人车交通中断，威利斯桥的两段活动乌篷船只。不巧的是，一艘蒸汽船刚好驶来，桥上的人车交通中断，威利斯桥的两段活动

桥板开始吊起。当蒸汽船缓缓驶过吊起的桥板下时，暴雨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天而降，一道

道闪电刺裂天空，乌云像无数条巨蛇你挤我压，伴随震耳欲聋的雷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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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艾伦和南岸的人车一起，等待蒸汽船通过，在吊起桥板的嘎嘎铁链声中，无可奈何

地看着自己干净的水手服被浇得烂湿，紧紧地粘在身上。

          雷暴雨在南岸把艾伦浇成了落汤鸡，对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水手来说那还是芝麻小

事。他在威利斯桥恢复人车的桥面交通后,踏上苏州河北岸，才遇到实实在在的麻烦。街道，事。他在威利斯桥恢复人车的桥面交通后,踏上苏州河北岸，才遇到实实在在的麻烦。街道，

除了靠近河岸的利查饭店那一小段木板路外，在尽兴肆虐的暴雨下，像浸透在沸水里的巧

克力一样，化浆了。这不是那种普通的泥浆水，而是那种有厚度深度给行走造成阻力的粘

泥糊。艾伦学着周围中国行人的样子，脱下鞋子，提在手里，光着脚在泥泞的街道上小心

翼翼一步一步向前走，嘴里不停用最不堪的爱尔兰土话诅咒雨和路。他知道应该比中国行

人更加小心，因为中国人平时走路都是弯腰曲背惯了，而自己必须改变那种昂首挺胸快步

如星的步态。这里的街道，极为狹窄，宽约6尺，两旁木板房里的店铺还要拼命侵占街面：

上头，把套着店铺旗帜或帐篷的竹杆伸出店面，直插街对面；下头，把店里装在箩筐中的

货物直堆到街心。加上往来不绝挑着担子，背着背包的苦力，和载人载货的劣马，奇迹般

地在泥浆中运行。任何行人稍有不慎，便会撞到别人或被撞倒，有时候，为了避免碰撞，

行人不得不借道走进店家，迂迴回到街上，原本就不宽敞的店面，反过来被行人侵占，店

家的青砖地面上留下了难看的泥脚印子。这里没有下水道，路面上一切的液体，随着路面

的自然坡度流去，积成水洼，或蒸发成各种味道的气体。这里的路况如此不堪是跟美租界

在这里的形成有关：1844年，美国与大清政府签订《望厦条约》取得在上海设立租界的权

利后，并没有派遣任何官方人物到上海来谈判划定美租界的地盘。第一个在上海英租界租

到土地的美国人乌利国，没有官方任命，1846年在英租界升起美国国旗，自说自话成为第

一任美国领事，引起英国领事的抗议。1848年，美国传教士圣公会主教文惠廉来上海传教，

为了设立教堂，沿苏州河以北虹口地区收买了很多土地，和当时的上海道台会议，口头答为了设立教堂，沿苏州河以北虹口地区收买了很多土地，和当时的上海道台会议，口头答

应把这片土地划成美租界。1854年，美国政府派出驻上海领事马辉在苏州河北岸开馆，这

片土地才正式成为美租界，比英租界的形成整整晚了9年。由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官员并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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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英法同行那样的管理殖民地的经验，这时候的美租界，没有一套像英租界工部局那么完

整的市政管理机构。火上燎油的是，因躲避洪秀全的战乱，租界里华人人口成百倍的增长，

如火如荼的刺激地价，给街貌，民居，交通，和治安却带来空前的挑战。

          艾伦光着脚丫在厚粘泥里淌着走，每踩一步，肮脏的粘泥挤入脚趾之间，淹没脚背，          艾伦光着脚丫在厚粘泥里淌着走，每踩一步，肮脏的粘泥挤入脚趾之间，淹没脚背，

每拔一步，脚板把粘泥带出来，积到一定厚度，从脚板掉落。需要小心没有踩到埋没在泥

里的小石子或破瓦片。他注意到周围的华人，尤其是光着上身的华人小孩，走得比他轻快，

稳当。他好比是戴着铁链在走动，他们像是踩着熟练的高跷在前进。

         艾伦艰难地走了半个小时，雨势渐渐的平息了。云层稍稍升高，向西方退去，露出

蓝色的天庭。一群肮脏的野孩子，在街上互泼泥水追逐玩闹，看到艾伦，一个在泥浆中挣

扎的洋人，便把他当成目标，不约而同向他泼水。艾伦左躲右闪，用手里的鞋子遮挡泥水

的功击，立脚不稳，仰面滑倒。野孩子们发出幸灾乐祸的大笑，围拢过来，推他拧他搡他，

取虐为乐，直到围观的行人里有人出来喝止，野孩子们才一哄而起，泥浆四溅地走散了。

         出来喝止野孩子的是一个在这条街上开餐馆的广东人，名叫胜仔。

         胜仔会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，他拉起满身泥浆的艾伦。

        ”谢谢你。“ 艾伦透过糊满泥水的睫毛，望着这个穿着油腥扑鼻的粗褂的矮胖子。

        ”不要紧，到我店里去洗洗。“

        胜仔的餐馆一开间门面，青砖地面上摆着六张黑乎油亮的八仙桌。每张桌边横七竖八

地放着长短不一的木板凳。靠墙的柜台，同样黑乎油亮，柜台上的竹篮里躺着腥红的香肠

烧肉叉烧等广东烧腊，和挥之不尽赶之不绝的黑头苍蝇。这么一家简陋的餐馆，却有一个

相当雅致的店名：探花楼。

        艾伦随胜仔走进探花楼时，店里有一桌客人，三个洋行里的粤籍茶房，一边用广东话        艾伦随胜仔走进探花楼时，店里有一桌客人，三个洋行里的粤籍茶房，一边用广东话

大声聊天，一边喝酒。胜仔的儿子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把一头刚被温水褪去羽毛的砍断

脖子的鹅，扔在柜台上。胜仔从泔水桶里捞出一块抹布，擦了一把比抹布看上去还白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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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板凳，让艾伦坐下，然后从柜台后面端出红漆驳落的脚盆和洗得泛黄的洗脚布，倒入清

水，笑眯眯地递给艾伦。艾伦一边望着胜仔的儿子开始用尖刀解剖家禽，一边从头到脚抹

了自己一遍。脚盆里清水瞬间变成泥汤，被胜仔泼到街上，又换上一盆清水，洗了又泼。

           “再换一盆洗洗？”           “再换一盆洗洗？”

            ”糟糕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！“ 艾伦突然惊呼。

           ”八成是给刚才那帮野孩子扒了。“

           ”我要报警。麻烦你带路。”

           ”这儿哪有巡警？在华界，有更夫；在英租界，有巡捕房巡警；在这儿，美租界，

什麽都没有！能问一下吗，丢了多少钱？“

           ”14个基尼。在英国，一个工人要工作六个月才赚到这么多。“

           ”啊呀，一百多两银子。干吗带这么多钱下雨天来虹口？“

           ”船上规定，每次航程，每个船员允许捎带50磅的私人货物。洋行有发大财的门道，

我们有赚小钱的路子，刚发了饷，我到虹口来办点货，都说这儿的货便宜。想不到治安这

么差，钱没有赚到，本却丢了。“水手艾伦像一切倒霉蛋一样，需要有讲话的对象，倾诉

曲直，心里才好受一点。

          ”这儿的治安确实越来越差。白天还好，尽是小偷，嗓门大些就吓跑了。晚上，不

带把刀子，不敢开店，不敢上街。要不是这里卖酒不用执照，我早把店搬到英租界去了。”

          ”听起来，这里的生意还不错？”

          ”晚上比白天好，礼拜天比平日好。跟你们洋绅士不能比，我们下等人有下等人赚

钱的路子，你说对吗？不过，你今天丢钱的事，让我想想有什麽法子。“

          ”你有法子？“ 艾伦高兴的大叫起来，三个广东酒客停止聊天，向他看来。          ”你有法子？“ 艾伦高兴的大叫起来，三个广东酒客停止聊天，向他看来。

          ”是这样的，为了求太平，我的店平时付些保护费。我找收保护费的那个人想想法

子，或许可以把你的钱追回来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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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”如果追回来，我酬谢2个基尼。“

         ”你自己跟他讲好了”，胜仔接着吩咐儿子：“利仔，拿个蓝子，切两斤叉烧给唐

耶叔送去，请唐耶叔来一趟。告诉他，我这儿有个客人银子被偷，请他帮忙。“

         ”老板，太感谢你了。“         ”老板，太感谢你了。“

         ”交个朋友啦。“

         胜仔确实想跟洋人交朋友，特别是想跟船上的洋人交朋友。胜仔家里世代在珠江三

角洲做餐饮生意。那时候，大清严格实行闭关锁国，规定中国和西方的贸易限制在广州一

地，由号称”十三行“的商行垄断，凡是和”十三行“沾边的都发了财。胜仔的上代通过”

十三行“里的茶房，先是赚填饱苦力们肚子的钱，进而结识西洋轮船上的大厨，向船上供

应鲜醃肉类蔬果，塞满出海前船厨的仓库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废除”十三行“的贸易垄断，

和”十三行“沾边的生意人和打工仔俱受打击，有的去香港重起炉灶，有的加入洪秀全的

队伍造反，有的北上新开的通商口岸寻求新的商机。胜仔一家在虹口落脚，凭着祖传手艺，

在粤藉社区里建立口碑，探花楼生意稳定，却改变不了胜仔想跟西洋船做食品供应的念头。

洋人做生意，手面大，讲信誉，有明天。所以，胜仔有兴趣结交船上的洋朋友，比如说像

今天雨水相逢的艾伦。

              儿子利仔带着收保护费的唐耶叔走进店来。唐，虽称耶叔，才十八出头。长得瘦

削的脸蜡黄无血色，头发又直又黑，一双狡猾阴沉的眼睛十分机灵，嘴巴很宽，嘴唇很薄，

同样毫无血色，永远似笑非笑，一看就知他是一个阴险难缠，城府之深同年龄不相称的人

物。同洋人打交道时，他鉴貌辨色的本领，克服了他不会讲英语的缺陷。

           ”唐耶叔光临，“胜仔又做翻译，又做介绍：”这位洋绅士是。。。“

           ”艾。。。伦。“           ”艾。。。伦。“

           ”从哪里来? “

           ”英商‘仪和洋行’的船员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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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”来虹口贵干？“

           ”办点货。“

           ”找谁办货？“

           ”坟山路口的潘四先生，半年前我去过。“ 听到“潘四”，胜仔和唐耶叔的眉角           ”坟山路口的潘四先生，半年前我去过。“ 听到“潘四”，胜仔和唐耶叔的眉角

都像针扎一样，跳了一下。

           ”潘先生已经搬家了，我带你去见他。“ 唐出乎意料的热情提议。

           ”我的钱呢？追回来，我酬谢2个基尼。“

           ”跟我走，不要多问。“

         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艾伦跟随爱走小巷曲径的唐，真正见识了这块密密麻麻地

住满中国人，并且以中国人的随意个性，散漫地发展起来的城市角落。横过来看，沿街的

每一寸土地都被用木板，石块，青砖，铁丝，芦苇，竹筒，稻草，破布，等等。。。各种

材料盖起的宅子佔居。到处都是门，或像门一样的窗。从门里进进出出，或从窗里探出头

来的有穿绸缎的富商，戴瓜皮帽的账房，白衫黑裤的听差，打赤膊的苦力，提菜篮的娘姨，

洗衣服的主妇，手捧水烟枪的老人，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挖鼻子看街景的小孩。。。有的喜

气洋洋，有的阴沉着脸，有的精神抖擞，有的毫无生气。每家店铺都以不同方式展示店名

或表达店铺性质的广告：涂在伸出店面的布幔上，漆在阳光照耀下的黑木板上，写在一只

沐风浴雨的灯笼里，或干脆用石灰抹在墙头。铁匠铺敞开着赤热燃烧的火炉，隔壁的家禽

店，将活鸡活鸭装在笼子里，任客在家禽的屎尿味中选购；坐在竹椅子上的老人，脸上磨

出一道道岁月的沟渠，观看另外两个把辫子盘起来的老人，蹲在小桌子前，聚精会神地下

棋，他们的头上飘挂着晒干的小孩衣服；店员从两开间门面的绸缎庄里，向行人吆呼减价，

门口停着剃头担子，师傅把刮胡子刀洗下的水，看准行人空隙处的地方泼去。概括来讲，门口停着剃头担子，师傅把刮胡子刀洗下的水，看准行人空隙处的地方泼去。概括来讲，

阻塞，繁忙，吵闹，活泼，肮脏，臭味，和无所不在的苍蝇，主宰这里的一切。

         弯曲狹窄的小巷尽头是一片坟地。半年前，艾伦第一次来虹口找潘四先生的时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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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道小巷前面的正街，没有见过这片坟地。根据各国领事同上海道台签订的《土地章程》，

租界内原有的华人坟墓得到保护，所以在各处租界仍能见到华人的祖先，原地安息，和他

们的子孙同漂洋过海的洋人，相安无事的一起杂居。

           傍晚的彩霞，将雨后的云层，边缘镶成金色，中间染成青色。浸饱雨珠的青苔，在           傍晚的彩霞，将雨后的云层，边缘镶成金色，中间染成青色。浸饱雨珠的青苔，在

隆起的坟堆上绿意盈然。正如唐耶叔所说，潘四先生搬家了，但是，并没有搬远，而是从

坟山路口，搬到坟山路尾。从外表看，潘四的新居和邻居比，形状和大小没有什麽两样：

一间两层楼的板房。门里是一个又小又乱的天井，青砖铺地，堆满垃圾，滑腻肮脏，有了

下午摔倒泥浆地的可怕经验，艾伦走路倍加小心翼翼，心里还在掂记那14 个基尼的下落。

天井的尽头，开着上楼的楼梯口。一个似乎是半瞎的老婆子，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，看到

艾伦和唐走近，猛烈地咳嗽起来，把一口黄粘的浓痰吐在青砖地上，然后伸出棕子般的小

脚，擦去痰迹。

           “楼梯很陡，走慢点。“ 唐用手势向艾伦比划。

            楼梯不仅陡，而且摇晃得很厉害。楼梯的把手上挂着一只大蜘蛛，正在安静地织网，

沾上从没有天花板的屋樑上掉下的灰，使网显得更加丰满。艾伦呼吸着垃圾化解的气味，

跟在唐的后面，唐的衣服的后摆几乎要擦到他的鼻子，走上楼。楼梯顶端，站着一个满

脸凶相保镖似的大汉。

            “四先生的顾客，”唐介绍。

            大汉挥挥手，示意他们朝走廊另一边的楼梯走下去。走下去的楼梯同样污暗，却没

有那么陡，跟走上来的楼梯成直角。艾伦忍着眼睛鼻子等感官上的难受，用他上下船舱多

年练就的直觉测量，从天井进来，经过上楼的楼梯，走廊，和下楼的楼梯，跨度已经超过

走进门时那间两层楼木板房的范围。走进门时那间两层楼木板房的范围。

           艾伦的直觉没错。潘四先生的新居，从外表看，只是一间不起眼的楼房，实际上，

潘四把周围的楼房都买下来，里面打通，成为一幢有上下两层，八道楼梯，和二十几间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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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巨舍。

       当艾伦随着唐耶叔走上另一条楼梯的时候，潘四先生正在巨舍隐密的正厅里收货。潘

四的右脸颊上有一块明显的伤疤，抽鸦片，使他骨瘦如柴，皮肤像纸一样，却精神百倍，

别看他那副干瘪的身子骨，他娶了五房太太，生了一打以上的孩子，好比鸡下蛋，多多益别看他那副干瘪的身子骨，他娶了五房太太，生了一打以上的孩子，好比鸡下蛋，多多益

善。

        潘四先生收的货形形色色，来自四面八方。他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，让送货人挨个将

货物放到身旁的黑漆八仙桌上，八仙桌的另一边坐着账房先生，守着账本算盘，一杆秤，

和一堆银元，听候东家的发落。天还没黑，正厅的窗户半掩半开，西沉的阳光瀉进来，照

耀在潘四所坐的靠背镶着大理石的镂花太师椅，和太师椅后面墙上关公父子三人的画像。

为了看清货物，八仙桌上燃着两柄碗口来粗的蜡烛，红色的蜡烛油从芯上慢慢地淌下，给

夏天的傍晚增添热意。

        潘四先生拿起第一件货：两杆新颖的后膛式来复枪。送货人是一个瘸子。

        “哪里扒来的？”

         ”青浦战场。“

        “死尸还是活人身上来的？”        “死尸还是活人身上来的？”

         “死尸。”

          ”长毛还是官军？“

          ”官军“。

          ”每杆 15 元。“

          ”四先生，能不能加点？这种枪，新的每杆要卖 80 元。“

          ”不行，死尸身上来的，晦气。“

          账房将 30 块银元如数点给瘸子。

          第二件货物是一个装着手柄的大铁盖子，重约 30 斤。送货人的右手中指缺一节手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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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”这是什麽？“
        
        ”下水道盖子。“

        ”哪里来的？“

        ”花园弄。工部局在那里修路。“

        ”2 元。”

        ”加点吗？我老婆病了。“

        ”3 元，算我送给你买药。“

         第三件货物是包在油布里的五大块鸦片。潘四先生拿出其中一块，凑近闻了一下，

然后示意账房秤重量。然后示意账房秤重量。

         ”3 斤“。

         ”哪里来的？“

         ”沙逊洋行仓库。“ 鸦片的送货人身上没有缺少什麽，却是个斜眼。

         “这种大土，每箱 40 块，怎么只拿来五块？”

         ”几个人一起干的，我分到这些。“

         ”每块 8 元，五块一共 40 元。“

         ”四先生，这可是喇班土，你怎么给金花土的价？“

         ”胡说，金花土每块 6 元。下次，你拿整箱喇班土来，我给你喇班土的价。“

         第四个送货人是个脏稀稀的孩子，他送来的是一个被泥水浸透的绣花钱包。钱包里

有 14 枚相当于一英镑一先令的金币。潘四先生拿出一枚，跟账房耳语，然后问孩子金币

的来历。的来历。

        ”路上捡的。“

       ”吹牛。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路上能捡到金币？不说实话，我不给钱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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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孩子吞吞吐吐，仍然不肯把钱包的来历说清。这时，唐耶叔走进来，告知潘四洋顾客

艾伦的到来。就像探花楼老板胜仔一样，潘四先生非常喜欢和洋人交朋友，原因相同：洋

人做生意，手笔大，讲信誉，有明天，尽管他的生意和胜仔的生意大不一样。潘四想暂停

盘问孩子，以便专门接待洋顾客。但是眼尖的唐看到了钱包和金币，连忙凑近潘四的耳朵。

       “滚出去！”潘四听罢唐的耳语，向小孩子吼道：“小赤佬，差点坏我大事！“

        “四先生，你不作兴白拿我的钱包！”孩子拒绝离开。

         ”拿去！“ 潘四先生抓起两枚银元，扔给孩子。”滚！“

         艾伦看到孩子兴高彩烈地雀跃而去，他依稀记得这张脸，刚才在街上的泥浆里折腾

自己。自己。

         ”艾伦先生光临，我太高兴了，“潘四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洋泾浜人，18 年来在租界

做这种独门生意，早已练就一口来自发源地的正统洋泾浜英语：”听说艾伦先生丢了钱包，

让我手下捡到了，一点点误会，一点点误会，哈哈哈。“

        为了营造亲切的气氛，潘四要唐在正厅等候，自己陪艾伦去五姨太房里茶叙。这些都

是艾伦觉得蛮享受的：在家乡爱尔兰，他是个普通人，因为穷，不得不离乡背景，出海讨

生活；在船上，他是个水手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成年到头干粗活脏活；不料到了上海，一

下船，不知有多少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想巴结他，使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。

        五姨太屋里的陈设豪华，大理石桌面的圆桌上摆着胭脂花粉。屋里点着昂贵的檀香，

再也闻不到臭味。靠里边的墙角三个嵌玉石的雕花樟木箱，一个叠一个，盖住了整整一面

墙。另一面的墙上挂着山水仕女图和一口西洋钟。暗红色的红木床，床杆床脚镂花精细，

大得足以睡四五个人，绿色的床幕低垂，里面是洁白小孔的蚊帐。床的对面是放着镶象牙大得足以睡四五个人，绿色的床幕低垂，里面是洁白小孔的蚊帐。床的对面是放着镶象牙

柄烟具的吸烟榻。

       五姨太，一个比潘四先生年轻 20 岁的少妇，害羞地看着艾伦从海魂衫领子里露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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浓密胸毛，后者好奇地看着她身上沉重的金银首饰没有压跨她纤小的身躯。五姨太伺候完

茶水果点后，便知趣地退出房去。

        “艾伦先生，这次到虹口来，想办点什麽货呀？”

         ”潘先生，你知道的，我只有 50 磅的仓位，所以想办点贵重一些，分量不重就值点

钱的货，比如茶叶，生丝。“

         ”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手上就有一票南浔四象的货。“

         ”对不起，我对动物不感兴趣。更不要说是象那样的大动物。“
         
         ”不，不，艾伦先生，你误会了。四象是指盛产生丝的南浔地方四个最大的丝商。

上海租界开埠以后，南浔的蚕丝不必取道广州，改从上海就可出口。四象中的顾福昌先生，上海租界开埠以后，南浔的蚕丝不必取道广州，改从上海就可出口。四象中的顾福昌先生，

最早来到上海租界，英文灵光，成为和洋人直接做生意的丝通事，在金利源码头开设‘顾

寿泰丝栈’，他的货，招牌硬，到伦敦非常抢手。“

         ”那么为什麽要叫他们‘象’呢？“

         ”钱多生意大的意思。他们四个丝商，家产都在千万以上。顾福昌先生是上海丝业

会馆的董事，还是金利源码头的大股东。我手里现在刚好有‘顾寿泰丝栈’的货，所以我

说你来的正是时候。“

         ”谢谢你的介绍，能开个价码?"

         ”市价是二两八钱银子一斤，换成磅，也就是二两五钱银子一磅。艾伦先生是老顾

客，我特别优惠，打对折，一两三钱银子一磅，如何？“

         ”我带来 14 个基尼。合多少银子？“

         ”一英镑合 10 元五角银元，一银元合 7 钱银子，所以 14 个基尼合 108 两银子，这         ”一英镑合 10 元五角银元，一银元合 7 钱银子，所以 14 个基尼合 108 两银子，这

是刚才我账房先生算好的，艾伦先生可以再算一下。没错的话，艾伦先生可以买 83 磅生

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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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”可是我只有 50 磅的仓位，多了 33 磅。“

         ”艾伦先生正是正人君子。不够的 33 磅，我建议艾伦先生向你的同事借仓位，到了

伦敦，赚了钱，你跟你同事拆账分红好了。要是拆账分红都不行的话，算是替你同事代买，

你反过来收点手续费，也能赚钱，你说对吗？总之，这么好的价钱，机会难得。如果，艾

伦先生开船前介绍同事来买，我给百分之三的佣金。“

          艾伦非常佩服潘四的推销术。他心里盘算了一下，船上想捎带生丝的水手很多，无

论按潘四建议的哪个方案，船到伦敦，自己都可以赚 200%到 300%的利润，所以决定买

下 83 磅生丝。当然，艾伦不可能知道，潘四先生是以每磅五钱银子的价格“收”下这批

从‘顾寿泰丝栈’偷来的脏物。从‘顾寿泰丝栈’偷来的脏物。

         接下来，潘四带艾伦去仓房提货。艾伦很不想离开这个舒舒服服的房间，但是为了

做生意，不得不回到空气里充满各种气味的环境。经过了几翻的上楼下楼，在蜘蛛和无数

飞虫的注视下，来到了仓房。仓房，像监牢一样，用铁栅栏隔开，门口放着防火的大水缸，

墙上涂着防潮的石灰浆。没有窗户，一切由保镖们手里的蜡烛照明，光线有限，尽管如此，

艾伦对潘四的丰富货源还是大开眼界。这里是成衣铺：挂着中式皮袍，绸褂，和呢制西装；

这里是家俱店：红木家私，银质蜡烛台，西洋摆钟堆在一角；这里是酒窑：泥盖封的坛酒，

厚玻璃瓶里的琥珀色洋酒，比肩并列；这里是药行：人参，中药，鸦片，标签分明地放在

一格格的木架子上；这里是军械库：盔甲，马鞍，刀剑，枪枝，子弹带整齐排列。除了看

得见的货类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木盒，竹筐，和柳条箱，里面内容不详。

          潘四先生打开一个柳条箱，从印有“顾寿泰丝栈“编号的油布包里取出一筒生丝，递

给艾伦。在保镖凑近的蜡烛光下，这筒生丝呈半透明的银白色，摸捏一下，柔软滑爽，富给艾伦。在保镖凑近的蜡烛光下，这筒生丝呈半透明的银白色，摸捏一下，柔软滑爽，富

有弹性，拉伸度强，不愧为南浔四象的货。艾伦以前贩过生丝，对这样的质量非常满意。

过秤以后，一切就这样成交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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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潘四先生吩咐唐去番菜馆送来炸猪排和金必多汤，款待艾伦在五姨太房里晚餐。然

后，派遣唐安排苦力褙着 83 磅（合 75 斤）生丝，护送艾伦回苏州河南岸。

        盛夏的晚上，繁星在深蓝的天盘上眨眼，泥浆刚干的虹口街上到处是衣冠不整，以各

种姿势，倚卧在竹榻木床长椅上纳凉的华人。艾伦一行三人，苦力为首，水手居中，唐在

最后。看着苦力肩上的便宜货，艾伦像捡到金块那样高兴，因为童年挨过饿的经历，使他

觉得金钱是仅次于上帝的皇上。16 年前，家乡爱尔兰爆发一种叫作晚疫病的细菌，引起民

间主食马铃薯大规模腐烂欠收，形成长达 5 年的大饥荒，为了避免像父亲一样饿死，艾伦

14 岁上远洋船当水手谋生，至今要寄钱瞻养家乡的母亲和两个还未出嫁的妹妹。现在，他

细细计算：这趟贩买生丝，如果以 14 基尼为本，翻上两番，总计可得 42 基尼，合 44 镑细细计算：这趟贩买生丝，如果以 14 基尼为本，翻上两番，总计可得 42 基尼，合 44 镑

2 先令。按爱尔兰当年的物价，面包每条 1 先令，方糖每磅 8 便士，鸡蛋每打 4 先令，马

铃薯每磅一先令。44 英镑足够家乡一家生活一年。如果，一年能够寄钱两次，多余的钱，

就可做妹妹们的嫁妆。

          心里喜孜孜地编织着 83 磅生丝将带来的美好生活，艾伦一行三人，不知不觉已经到

了威利斯桥南岸的英租界。同北岸相比，南岸的街道要干净的多，但是街灯同样昏暗。这

些燃油的街灯要到 3 年以后被煤气公司的气灯取代，才会将外滩的夜色展现通明。唐耶叔

坚持要离开外滩，改走纤道路，强调那里路面已经加宽，比较好走。艾伦跟唐有语言隔阂，

觉得唐是当地人，比自己熟悉上海，便毫无异议地跟着走。

           纤道路已经从 6 尺宽的中式街面，改建成根据工部局规定，宽 21 尺，人车分道的

西式马路。但是改建尚未完工，路上放着修路的车辆，工具，设备，和材料，行走并不方

便。艾伦心里嘀咕唐的错误选择，正想公开抱怨，却被街角边出现的黑影撞了一下，一个便。艾伦心里嘀咕唐的错误选择，正想公开抱怨，却被街角边出现的黑影撞了一下，一个

趔趄，差点摔了今天的第二跤。还没有来得及用爱尔兰话诅咒，一杆来复枪的枪筒，顶住

了艾伦的肩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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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”站住！“两个巡夜的巡捕房巡捕拦住去路。”我们要检查行李，请合作。“

         苦力肩上的柳条箱被取下，打开。裹包三筒生丝的油布上，“顾寿泰丝栈”的红色

编号，在巡捕手握火把的照耀下醒目地咉入眼帘。

          “果然是‘顾寿泰丝栈’偷来的脏物！”巡捕们得意地冷笑。

           这时，唐已无影无踪了。

          
   


